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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守护神 李牛岗 作 （韩城矿业）

罐 头 情 结 卜欣

作为一个 80后，水果罐头是我童年里不
可或缺的美食记忆。虽然，现在人们网上购
物轻而易举，一键下单便能尝遍世界各地的
生鲜水果。重糖、保鲜期长的水果罐头已经
逐渐退出大家的餐桌，但对我而言，水果罐头
却是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味道。

记得小时候，每逢感冒发烧，一定会用哀
求的眼神儿看着爸爸，小嘴吧唧吧唧地发出
声音。不用说话，爸爸就会蹬着自行车出去，
十来分钟，准会拎着我最爱吃的桔子罐头回
来。那时候厂里生活区有个大商店，大家的
生活用品、副食品什么都在这个商店里买，桔
子罐头在商店里十分常见。

最早的罐头盖子不是用拧的，是需要用专
用起子给撬开，爸爸会在盖子上先切割出一个

“十”字型的切口，然后将切出的四个角向四个
方向卷起来，罐头盖子就像开花一样打开了。
等不及将桔子瓣儿和糖水从罐头瓶里舀出来，
我已经拿着铝勺子在一旁准备直接下手了。
每次妈妈都会念叨我：“别着急，小心割破手。”

饱经糖水滋润的桔子瓣儿，少了酸涩的口

感，一入口甜润中带着清香，又汁水满溢。一
口下去，清凉的糖水滑过喉咙，感觉烧都已经
退去了一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
到罐头，绝对是孩子们生病的最佳慰藉。

小时候的我，不论妈妈将过年过节走亲
戚的罐头藏到多高的橱柜里，我都能翻箱倒
柜地找出来。多亏后来的罐头密封盖子是可
以拧开的，只需要将罐头盖儿在热水里泡
泡，就能用“热胀冷缩”的原理拧开，虽然费
点劲儿，但比起用起子撬可是方便安全多了。
记得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偷吃，我还干过吃
掉三分之一罐头后，再灌上凉白开充数的事
情，当然，被发现后肯定少不了一顿训诫。

罐头吃完了，瓶子一定不能扔，妈妈还要
用洗净的空玻璃瓶做过冬吃的西红柿酱。在
夏秋西红柿大量上市的时候，要把此时价格
实惠的西红柿用开水烫一下，然后剥皮切
丁，装到洗净的罐头瓶里，盖上瓶盖儿，放进
大蒸锅里，等水开上汽儿后蒸二十分钟，就
可以了。为了蒸的时候透气，还要在罐头瓶
上扎一个输液用的针头，当然，针头必须用

全新消毒过的。做西红柿酱是那个年代保
存西红柿的最好方法，不用添加任何辅料，
保证了西红柿原有的营养一点不流失。每
年做西红柿酱的时候也是我上阵帮忙的时
候，我的任务是负责装瓶和记录时间，自己
的劳动果实总是那么诱人，看着做好的西红
柿酱一瓶瓶排队摆好，特别有成就感。

这些年吃得比较多的是黄桃罐头，被糖
水浸渍的半颗半颗的黄桃口感十分细腻，一
改新鲜黄桃脆硬的口感，特别甜润柔滑，吃一
口让人幸福感倍增。只要一开盖儿，甜蜜蜜
的味道涌上鼻尖，还没入口就已经有童年记
忆中的味觉荡漾在舌尖。

或许，如今罐头的风头不再，但这份美好
的记忆会一直伴随我们这代人传递。这不，
我家现在还有用空罐头瓶给孩子做的手工作
品，年少的记忆里，谁还没有过给空罐头瓶里
装许愿星和千纸鹤的小浪漫。时光在变，不
变的是我们保鲜美味、追求美好的心。

罐头情节，我的童年记忆。
（物资集团进出口事业部）

黄河岸边是我家 陈凤鸣陈凤鸣

上世纪 70年代末的那个秋季，年少的我
跟随家人从豫中平原辗转来到了韩城矿区。
下了火车，环视陌生的四周，我顿感茫然。那
时，我并不知道已经到了黄河岸边，更没想到
一个蕴涵着大禹治水和鲤鱼跳龙门美丽传说
的地方，会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

西边的太阳红彤彤地挂在山尖上，那是
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看到的大山，不算高，绵
延不断，被太阳的余晖笼罩着。东边那一条
静静流淌着的飘带就是黄河。当时，真想一
口气跑过去感受河水奔腾破“门”而出、黄涛
滚滚一泻千里的气势。

从城里到矿上，乘坐闷罐车咣当咣当地
穿行在渭北高原的沟壑之间，大约半小时后，
我到了目的地龙门镇。从此开始在父亲工作
的煤矿定居，接着上学、工作，直到成家立
业。这个过程平静得犹如一颗随遇而安的种
子，在黄河岸边的沃土里落地生根，顺其自
然。我庆幸在这儿生活的几十年里，每天都
有黄河相伴。日出日暮，那“黄河天外来”

“长河落日圆”的美丽景致，从不吝啬地映入
眼帘，让人心胸豁达，观之释然。

初到矿上，家住在一个黄土峭壁上挖出
来的窑洞里，父亲每月八九十元的工资不足
一家六口人的基本生活开销。日子过得虽然
清苦，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也算是莫大的安
慰。在商品紧缺的那个年代，最不缺少的就
是黄土塬上、黄河岸边盛产的“大红袍”花
椒。每年夏秋之际，走到塬上放眼望去，一株
株花椒树密密麻麻、郁郁葱葱，其果实成熟后
鲜红如火，甚是惹人喜爱。

听老矿工讲，初建矿时，每年农历六月初
六前后，黄河河面上的浪花裹着一群群的鱼
儿，或仰面或侧身在水面上，鱼跃波闪，蔚为
壮观。黄河鲤鱼自然成为天赐矿工的最好食
物。不过，我听到最多的是矿工艰苦奋斗的
故事，有以“三线战士”和知青为主的煤矿先
驱，还有以飞扬的青春和红色的理想战天斗
地，演绎着九曲黄河的梦想。有好事者编的
顺口溜——“馍黑被子短，四季狂风吼”，这或

许是矿区建设初期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真
实写照。品读历史与尘封往事，总觉得那句
顺口溜概括得不够全面，它漏掉了在有着美
丽传说的黄河岸边，一群传承着史圣司马迁
故里文化基因的矿工，矢志不渝，积极投身地
层深处缔造的辉煌奋斗史。

时过境迁，我眼里的煤城变了！滋生在
百里矿区的小水泥、小焦化等高污染项目几
乎被关停取缔，老矿区改造让煤矿生产规模、
经济效益今非昔比，棚户区改造、环保项目促
使低矮楼房和多处高耸的烟囱被高层建筑及
绿地取代。现在矿区到处是绿地花园和人文
景观，曾经黑乎乎的煤城旧貌换新颜。

漫步黄河湿地，掬一捧黄沙，吮一口母亲
河水，踱步在防洪大堤上，仰望矿工用勤劳与
智慧扮靓的煤城美景，我深信在不远的明天，
矿区一定会变成一个生态、环保、无污染的宜
居之地和繁荣的工业重镇，成为黄河沿岸一
颗最耀眼的璀璨明珠。

（韩城矿业公司宣传部）

冬天的下午，不到 6点，太阳就已经
收起它那淡淡的光，好像怕冷似的，渐
渐西落，钢城也逐渐被雾蒙蒙的夜色包
围，我在冬日的夜里独自走在钢铁美丽
花大道上，两侧橘黄色的灯光像柔软的
缎子在大道上平铺开来，仿佛为钢城穿
上了一件迷人的彩衣。

走在钢城的道路上，迎面的微风像
从汉江的水面上飘过来的，湿润中带着
丝丝清凉。夜空中几颗耀眼的星星一
闪一闪相互呼应着，高大的厂房里灯火
通明设备交织轰鸣着，厂房外却已是清
幽一片，夜空中悬挂着一轮皎洁的明
月，月光透射在草木上，幻化出片片魔
幻般的影子，阵风吹过，这些影子像有
了生命了一般，开始蹦跶起来，像是欢
呼雀跃的精灵，让我陶醉其中。

在这美好的夜晚里，钢城儿女还在工作
着，用他们靓丽的青春书写着另一种美——
劳动美，他们选择继续在钢铁骨架间挥洒
着汗水。算起来离年底只有十几天了，为
了完成公司的年度生产目标，大伙儿都铆

足干劲，用“能吃苦、能战斗、能攻关、能奉
献”的钢铁精神照亮着这座钢城的夜空。
他们不惧寒冷，不畏酷暑，用辛勤的汗水
浇灌着钢城这片厚实的土地。

漫步在钢城温柔的夜里，在纵横交错
的钢城道路上慢慢地欣赏，去记住这座
钢城夜色的美，在这夜里我的内心越来
越欢喜，脚步越来越轻松，仿佛置身世
外，也不必理会缠身的俗事，只想要守
住心灵的这份难得的宁静。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在
这座钢城的陪伴下度过了 8个年头，它
见证了我的欢乐和惆怅、逆境和成长，
它亦师亦友，参与到我的生活中。在这
不夜的钢城里，我学会了怎样面对挑战
和挫折，怎样抚平生活的忧伤，怎样拾
起人生的珍珠……未来的日子里我将
努力工作，去拥抱这座钢城，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回馈这座钢城。在这不夜的
钢城里，我突然感觉到了我所生活工作
的地方原来如此美好，如此温暖。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动力能源中心）

不 夜 的 钢 城 马浩马浩

月亮这一普通的意象，其本身透着神秘
劲儿的或残或满，成为了历代文人反复吟咏
的对象。人们的情感就在这或残或满，或明
或暗里起起伏伏……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
的一首《春江花月夜》将月恒在世事无常的
哲理娓娓道来，其中的无奈感慨，引得一代
又一代人发起共鸣，只此一首便赢来了“孤
篇盖全唐”的盛誉。

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浅
显易懂，但也正因为它的直白简洁，成为人
们每逢抬头望月就想起的第一首诗。在这
明白如话的诗歌里，人们发现了原来潇洒的
诗仙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望月情缘。

新月如钩。每逢月初，一弯小月挂在梢
头，它新鲜稚嫩最爱和云彩追逐打闹，但它
过于小巧，一会儿就被几缕“薄纱”挡住了身
量，一幅小月藏云图就这么静谧地呈现了出
来……现在我们都知道，月球本是地球的一
颗卫星，月球绕地球运动，使太阳、地球、月
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在一个月中有规律地变

动，这才有了月亮圆缺不定。这样的解释科
学客观，诗意的人们可不愿意把月亮想象得
如此冰冷，人们还是愿意夹杂着幻想来看待
天上的明月，因为只有被人们注入了感情的
月才是可爱的，灵动的。

于是如同孩子一般的李白一生痴迷着
月亮。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里，月亮成了陪
伴自己一生的天外好友。李白喜酒爱月，酒
让他诗兴大发，月让他情意浓浓。纯真如李
白，坦荡如斯，他可以有“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绝尘而去，也可以有“天
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不羁放
荡。他的诗是酒中诗，愈是酩酊大醉愈是畅
快淋漓。若说酒让李白酣畅，那么月则让他
细腻。他爱月，视月为知己，“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纵是孤寂清冷，济世的才干不
被君王赏，那也无妨。他能与月同醉，月的
一袭清光就抚慰了他的孤独。天真如李白，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他无
友相陪时就邀月共醉，举一杯酒就要来问问
天上月你是何时来的。

他待月入诗入歌，起身共舞。

月待他守护相陪，永无背叛。
走过了月初的羸弱娇小，月终于迎来了

“面若银盘”的时刻。十五的月亮最大最亮，
前几天好像还懒洋洋地舍不得变幻身形，如
今终于熬到了大放异彩的时刻。那被李白
呼作“白玉盘’的圆月挂在天边，黑夜将它衬
得愈发的透亮了。月华如水，带来丝丝凉
意，清辉一泻亘古照耀。

在诗歌里人们喜欢写景抒情，而月亮成
了最能勾起人们思念的意象，这一定与它或
明或暗，时缺时圆的外表是分不开的——生
而为人，处世不易。一晃数载，其中的沉浮
苦乐，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告诉旁
人恐失礼，也怕得不到感同身受的回应徒增
伤感，倒不如将苦闷之情说与明月听，来得
痛快！

新月如钩，圆月似盘，它的阴晴圆缺从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还是给人了无限遐
想。于是人们就把最诗意的情怀献给了月
亮，来酬它永恒的陪伴。

清风徐徐，明月皎皎。月伴世人，酣睡
好梦。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

明 月 伴 世 人 朱艳玲

姥姥今年 77岁，前几年得了一场大
病后的她瘦瘦的，深陷的眼窝，满头的
白发，原本一米六的身高，被岁月又缩
减了几厘米。

听母亲说，姥姥从小就没了父母，
在她叔叔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后
来，由她的爷爷操办，17岁时便嫁给了
大她九岁的姥爷。那个年代的农村，姥
爷的年龄算是晚婚了，姥爷是一名参加
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复原回村后便当
上了村干部，因此，年龄的差距没有成
为这门亲事的障碍。

姥姥有一台手工织布机，她们那个
时代，农村的女人大多都会织布，姥姥
不喜言谈，但善干活，特别是织布。小
时候，每次去姥姥家，我总是坐在织布
机旁边的小板凳上，静静地望着姥姥
织布，她灵巧的双手麻利地穿梭引线，
头忽左忽右地摆动，姿势很是优美。
母亲说，她小的时候，姥姥白天要去生
产队下地干活，晚上趁她们睡着才开
始纺线织布。

时代在前进，手工织布机被乡亲们
从日常生活里彻底“删除”了，姥姥将
亲手织的床单，全都分给了几个儿女，
我们家每张床上都铺着姥姥亲手织的
床单，我总觉得那种床单又粗又硬又
土气，图案还比较单调，根本不如商场
里卖的好看，可母亲却一直将其视若
珍宝，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使用，即使破
了洞也不舍得扔，补一补又铺到了她
的床上。

“婶婶，把你的好点心拿出来让我
尝尝，可馋死我了。”“你来得可真准
时，你放心，婶子给你留着呢。”说着姥
姥便进屋子拿了盒点心出去。我寻声
望去，原来是村里一位叔叔在跟姥姥要
点心吃。

“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姥姥觉得最
有道理的话，所以，她常主动去那位叔
叔家里，给人家送送小点心，送自己包
的包子，还送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姥姥
说，那位叔叔是个可怜人，家里条件很
差，一辈子没有娶到媳妇，也没有儿女，

逢年过节连点心也吃不上。姥姥年纪
大了，胃口也不好，逢年过节总是有吃
不完的糕点，所以每次都提前分出一部
分点心来，等着那位叔叔过来拿，而那
位叔叔也总是在姥姥家有重活的时候
过来帮忙，帮姥姥解决了不少难事。

左邻右舍，同一个村子里住着的许
多人，姥姥都照应着，比如帮邻居照看
孩子，或者热情地把自制的风味小吃、
去田里挖的野菜送给街坊四邻，虽然东
西并不贵重，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姥姥常说，人这辈子，你对人家好，人家
才会对你好。

姥爷离世没两年，姥姥得了一场大
病，脑出血，康复后的她留下了后遗症，
半个身子行动不便，姥姥一辈子从未靠
过别人，事事都做得井井有条，即使在
病后，也是拖着不便的身子，干这干那，
一点也不闲着。我们几天没去，她就将
床换了个位置，将舅舅拾的柴火整齐地
摆放在后院，将柜子里的衣服掏出来叠
整齐又放进去……

母亲冲她嚷嚷，你是怎么挪动的？那
么沉，闪着腰怎么办？砸着你怎么办？出
啥事怎么办？……一连串地凶她。

她却总是不理母亲，转头出去坐在
门口晒太阳。

姥姥一生育有三儿三女，两个儿子
先后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离开了她，余有
一子，至今未娶妻生子，小女儿远嫁外
地，很难回来一次，母亲嫁到了邻村，离
她最近，日子过得还算顺风顺水。唯有
大女儿，离婚再嫁，又育有四子，日子过
得紧张，姥姥毫无怨言地先后帮她抚养
大了两个女儿，并一次次地把节省下
来的钱给了女儿，在她出嫁多年，仍
补贴着他们的生活，但那些钱，她是
如何从那几亩田地里攒出来的，我们
都不得而知。

姥姥一生平凡如草芥，未见过大世
面，亦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
教育，但却拥有着一颗舍得爱人的心，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蒲白矿业实业公司）

家 有 姥 姥 马赵云马赵云

瑟瑟秋风

脱去大树的翠裙

光秃秃

承受冬的寒冷

雪想做树的守卫

于是，她化作朵朵琼花

飘落在树的脚下

栖息在树的枝头

雪被下

落叶悄然化泥

给养根的茁壮

孕育芽的丰硕

在雪多情的滋润下

树挺拔了身姿

昂扬着，等待在又一季春风里

绽放迷人的华衣

（运销集团）

等 春 风等 春 风
吴艳琴

铜人铁壁 周溪军 摄 （陕化公司）


